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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之为巴黎：
关于现代城市的新认知
文  盛仁杰

谈起巴黎，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冠以浪漫、魅力、

时尚之名，甚至 Paris 这个词本身就代表了美好城市生活

的愿景。今日巴黎的环城大道之内有三处制高点，分别

是圣心教堂、埃菲尔铁塔和蒙帕纳斯大厦，登上楼顶极

目远眺，美景尽收眼底。巴黎的城市景观与许多现代化

都市不同，这里几乎没有设计独特的摩天大楼，反倒是

整齐和谐的街区让人印象深刻。这种规划定型于 19 世

纪中叶奥斯曼男爵的大改造，第二帝国为巴黎定下的基

调让人津津乐道，但是鲜有人知的是“按照奥斯曼男爵

的思路完成的工程，很大程度上沿袭了17 世纪时确立

的规划模型”（〔美〕若昂 · 德让：《巴黎：现代城市的发

明》，赵进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年，第 239页）。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若昂 · 德让所著的《巴黎：现代城

市的发明》，不仅对此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重现了巴黎

的前世今生，而且让人从实体和观念两方面对“现代城

市”有了新的认知。

1589 年 8月，亨利三世在圣克卢遇刺身亡，纳瓦尔

国王、波旁家族的亨利成为“三亨利战争”的唯一幸存者。

亨利兵临城下，但是巴黎拒不投降。1593 年，他宣布从

新教胡格诺派改信天主教，厌倦围城之苦的巴黎终于敞

开大门，奉亨利为法国的新国王，即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

经过几十年惨烈的宗教战争，巴黎及整个法国都处于百

废待兴的状态。

在此之前，巴黎虽然是王国的首都，但是没有得到

相应的重视和开发。更何况就整个 16 世纪而言，瓦卢

瓦王朝昂古莱姆支系的君主都常年居住在卢瓦尔河谷的

城堡中。从 1572 年的地图来看，巴黎更像是一座杂草丛

生的村庄，远未获得其现代身份。不过新入主的亨利四

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君主，他除了颁布“南特敕令”以

缓和宗教矛盾之外，还开启了巴黎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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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巴黎城起源于塞纳河中的西岱岛，举世

闻名的巴黎圣母院就位于该岛的最东端，日日夜夜注视

着河水奔流西去。而巴黎改造计划的第一项大工程就跟

塞纳河与西岱岛息息相关：亨利四世要在岛屿的最西端

建造一座与众不同的大桥。这座桥正是巴黎现存最古老

的桥梁——新桥，当时它是近百年来塞纳河上的第一座

桥，故此得名。不过它的确担得起“新”这个评价，因

为它不仅在外观上前所未见，而且重新定义了城市与河

流的关系，堪称现代城市史上第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

宏伟的新桥作为塞纳河上的首座单跨桥，长达1000英尺，

宽 75 英尺，比任何一条城市街道还宽阔。新桥极大地

改善了巴黎的交通状况，人们不必再坐船或者绕行，由

此右岸与左岸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它区别于其他中

世纪桥梁的最显著特点是桥上没有房屋，这种设计是有

意为之的，因为它还配有专门垫高的人行道（用于人车

分流）和观景的“包厢式”露台。无论是王公贵胄还是

贩夫走卒，都惊叹于新桥所带来的城市景观的变化。各

个阶层的人们纷纷步行在新桥之上，欣赏塞纳河两岸的

美丽风光，新桥成了巴黎第一片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娱乐

空间。亨利四世显然对这项公共工程极为满意，他特意

委任意大利工匠制作一座自己的骑马铜像，立于新桥西

侧的方台，以标榜自己的丰功伟绩。尽管铜像揭幕时亨

利四世已经去世，但是他的骑马雕像屹立在新桥之上至

今已有数百年（原作毁于大革命时期，在复辟王朝时重

建），深受巴黎人民的喜爱。

不过新桥很快引发了争夺空间资源的问题。首先是

各种交通工具争相从新桥通过，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经

常导致场面的无序。其次，各类新闻报纸都会张贴在桥

上，不但引起人群围观阅读，有时还会直接发生骚乱。

尽管政府不断出台法令禁止新桥聚会，但始终无济于事，

1648 年的“新桥投石党”就是一例。再次，有许多艺人

会选择在新桥进行露天表演，甚至发表尖锐的政治评论。

最后，新桥旺盛的人气自然不会让嗅觉敏锐的商家错过

机会，各式地摊儿应运而生，这加剧了新桥的拥堵。尽

管存在诸般问题，但毫无疑问新桥促成了社会阶层的融

合，并起到了社会平衡器的作用。自落成之日起，巴黎

人便难掩对新桥的热爱，以它为背景的戏剧、画作、纪

念品等层出不穷，新桥俨然已成为巴黎的灵魂。“布里斯

在 1684 年的城市旅游指南中曾写道，游客一直惊讶于

桥上的‘匆忙和拥挤’，并且‘能看到不同阶层和打扮的

人’，‘这让人们看到巴黎的伟大和美妙’。”（《巴黎：现

代城市的发明》，第 33页）

皇家广场，即现在的孚日广场，与新桥并称为 17

世纪法国的两大奇迹。这座广场比新桥更彻底地引领了

都市公共空间的变革，以至于法语中 place 的全新定义

也是以它为标准的。亨利四世建设皇家广场有三个主要

目标：美化巴黎，提供举行庆典的场所，提供巴黎市民

休闲的空间。后两者结合城市工程的实际价值、提升市

民生活质量，尤其具有革命性意义。广场以四面对称

的连栋房屋围成正方形，建筑立面由红色砖块和金色石

块混合而成，第一层是带拱廊的商铺，上面几层用于住

宿。最初的住户主要是富有的布尔乔亚，也有普通百姓。

1612 年 4月 5日—7日，广场正式开放，迎来了巴黎最

大的一次公众聚集，庆祝法国王室与西班牙王室的联姻。

这次庆典可谓盛况空前，据说有 7 万人挤入广场。人数亨利四世

巴黎圣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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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参与者形成了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身份认同，同

时也象征着这座城市的重生。庆典过后，皇家广场成为

了欧洲第一片专供市民消遣的城市空间。无论男女老幼、

贫富贵贱，均可以在这里聚会娱乐，即便雨天也可以在

拱廊下散步。

在设计之初所赋予广场的开放性也有过反复，1615

年起贵族逐渐接手了这里的产业，到 17 世纪 40 年代时，

这里已被名门望族所独占。1639 年，路易十三的骑马铜

像竖立在广场中央，这一行为似乎象征着这里不再属于

平民百姓，而是王室的地盘。为了亲近王室并彰显身份，

未能获得广场住房的贵族们自发在周围建楼、开店。由

此，从 17 世纪 30 年代起，这里自发地形成了一片典型

的上流社会社区——玛莱区。玛莱区以其高雅的品味和

独特的风格迅速成为享誉全欧的高档社区，文学戏剧和

旅游指南都不吝溢美之词地将它描述为最有趣的所在。

1648 年，投石党运动爆发，巴黎市政府强占了皇家广场，

并每天在此游行示威，以展示对王室权力的反抗。内战

平息后，广场再次落入王室之手。这里成了国王接待各

国政要的完美舞台，只有贵族居民才有资格凭栏欣赏这

座华美的私人剧场。

如果说玛莱区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话，那么圣路易

岛所形成的现代社区可谓有心栽花花亦香。直到 17 世

纪初，巴黎都还没有圣路易岛的身影，在西岱岛的东边

只有两座荒芜的小岛——圣母院岛与奶牛岛。1609 年

亨利四世将它们买下，并委任工程师克里斯托弗 · 马里

耶进行改造，他想要一座足以作为城市规划之模范的现

代岛屿。不到一年后，亨利四世遇刺身亡，但是他的远

见卓识并未搁浅。马里耶克服了资金和技术上的种种困

难，将两座岛合并为一，对岛上及两岸的街道进行了网

格式的规划，一个整齐有序的现代社区初现雏形。这不

得不归功于小岛得天独厚的条件——它们地处王都却又

荒无人烟，反而给了设计师任意驰骋的空间。为了吸引

新住户，马里耶在圣路易岛上设计了公共喷泉、公共浴

室和运动场等基础设施，还设计了肉店、鱼店等商铺。

不过由于岛屿连接两岸的桥梁尚未竣工，因此投资者大

多持观望态度。直到 1633 年，巴黎金融界巨鳄克劳德·勒

拉古斯购地修筑豪宅，圣路易岛才迎来了飞速发展，大

批在三十年战争的王室贷款中获利颇丰的金融家紧随其

后。昔日的荒岛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魅力之岛”，不少

文学作品描绘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巴黎人，他们情

不自禁地为之惊叹。这项堪称第三大奇迹的工程，吸取

了新桥和皇家广场的经验，将河流景观与繁华社区相结

合，创造出一片梦幻般的新天地。宽阔整齐的街道、白

色石砌的建筑，成为巴黎城市风格的垂范。几百年来，

巴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有圣路易岛几乎保持着

17 世纪的模样，其超前性可见一斑。

1648 年，波及全欧的三十年战争行将结束，法国

虽然在军事和外交上获胜，但经济上濒临破产，于是王

室决定提高税收，却遭到各方反对。巴黎接连掀起了高

等法院投石党运动和贵族投石党运动，建设进程不得不

中断。1649 年 2 月传来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砍头的消

息，欧洲的专制王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许多人担心这

种革命情绪的传播会带来一个革命时代。与英国的命运

不同，法国的保王党军队未曾溃败，而无政府状态下的

混乱无序也让巴黎人渴望和平与稳定，最终年轻的路易

十四在一片欢呼中返回巴黎。结果似乎有些吊诡，不过

在此过程中的一系列新事物——论政咖啡馆的出现、政

治印刷品的极速流通、巴黎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让

皇家广场

横跨塞纳河的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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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石党运动“成为巴黎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政治抗争”

（《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第 109页），不啻为大革命

的一次彩排。

1661年，红衣主教马扎然病逝，路易十四真正君

临天下。“太阳王”迅速展现出过人的天赋与精力，他

外征强邻，内驯权贵，王权走向绝对巅峰。投石党运

动期间的苦涩记忆，让路易十四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凡

尔赛的建设中。不过他听从了科尔贝尔的建议，努力使

巴黎成为新时代的罗马。路易十四甫一出手便技惊四座：

拆掉巴黎的城墙，改造为林荫大道。这一惊人之举让

巴黎跟所有中世纪城市区分开来，严防死守的防御工

事被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所取代。国王敢为天下先的

底气来自法国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巴黎从王国的边界

变成了中心。他授命军事工程师沃邦在法国的边疆修

筑固若金汤的堡垒，巴黎本身已经无需防御。城墙拆

毁之后，原址上种植了平行排列的榆树。宽敞的林荫

大道让巴黎各个角落的居民都有了日常消遣的地方，某

种程度上也是国王独占皇家广场后对民众的补偿。环

城大道也带动了巴黎城内街道的拓宽与联通，第一次

大规模而有计划的改造开始进行。原先逼仄昏暗的小

路变得宽阔平整，巴黎的王者气象得以真正显现，其

中最引人瞩目的要数香榭丽舍大街，哪怕现在它也还

是个中翘楚。巴黎的街道改造结合了实用和美观两种

功能，使得城市徒步变成了一种舒畅的消遣活动。在

建设林荫大道的同时，路易十四开启了另一项庞大的公

共工程——杜乐丽花园，这座盛大的公共花园通过香

榭丽舍大街及星形广场将卢浮宫与环城大道连接起来。

杜乐丽花园不仅成为巴黎市民的休闲之所，而且成为

展示时尚的绝佳舞台。正是在那个时代，法国开始引

领世界的时尚潮流，这些优雅美丽的公共场所与之相

得益彰。

巴黎的“硬件”得到逐步提升，“软件”也不断开

发。第一项公共业务是 1653 年的市内邮递服务，其运营

思路与当代无异：在市内各个重要地点设置邮筒，邮递

员一日三开邮筒取件，一封信件最快四个小时就能送达

目的地。设计者的灵感来自投石党运动期间巴黎人对更

快捷的信息沟通的需求，但他没考虑到内战过后巴黎的

穷困潦倒，因此这项先进的业务没几个月就支撑不下去

了，下次出现要到 1795 年。相对而言，路易十四亲政后

发展起来的公共交通事业维持了更久的时间，并且一度

非常繁荣——共有六条线路联通东西南北，还有绕城的

环线，甚至有专门给车夫差评的投诉平台。这一方面得

益于融资渠道的畅通，另一方面也是低廉价格所带来的

人气。更重要的是，它出台规定禁止富人包车，让巴黎

人人得享公共交通的便利，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1691年，连年征战让法国出现了类似投石党运动后的萧

条处境，公共交通难以为继，直到 1828 年公共马车才

再次出现在巴黎街头。配合公共马车同步出现的是街道

照明系统，没有灯光的巴黎盗贼横生，不仅马车必须停

运，其他一切商业、娱乐活动也受到威胁。1662 年 10

月，“巴黎火炬手和提灯人服务中心”开张，为行人和马

车提供雇佣火炬手的服务，提灯人则在城市人员流动最

频繁的地点提着油灯。从 1667 年开始，更宏大的公共

照明系统投入使用，912 条街道上点起了 2736 盏灯，巴

黎变成了灯火不夜城。与此同时，警察局也增加了夜间

巡逻的警力。从此，巴黎的夜生活丰富多彩，购物时间

大为延长，连观赏街灯也成了游客们不容错过的节目。

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巴黎不但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也是最安全的城市。

凭借着数量众多的创新项目，巴黎的地位脱颖而出，

伴随而来的是关于巴黎的都市形象——时尚、富有、浪

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传奇形象就成为一种独立存

在，一个概念化的巴黎出现了。“两个巴黎”是相辅相成的，

不断增加的步行公共空间是最好的时尚 T台，衣着靓丽

的人群本身就成为巴黎独有的风景线。卞之琳的 《断章》

用来描述新桥真是恰如其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

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

人的梦。”巴黎借此机会牢牢地占据了奢侈品产业的龙

路易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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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地位，向国外输出时尚理念与产品，英国的资深旅行

家不无嫉妒地赞叹这种欧洲的法国化。奢侈品产业的大

发展也催生了更加现代的商店经营模式和广告宣传方式，

这些至今仍未过时，巴黎领先的不止是邻国，更是时代，

无愧时尚之都的美名。更具影响力的是，时尚模糊了阶

层之间的界限，尽管时尚潮流由少数人所引领，但是能

为大众所共享。

巴黎的迅速发展，其构想来自王室，也得到了王室

的支持，但是同样离不开金融家和地产开发商的投入。

不过这些富人大多不是贵族出身，而是白手起家，红衣

主教黎塞留称之为“圈外势力”。他们在巴黎“一夜暴富”，

反过来又推动了巴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金融家和开

发商是推动巴黎大改造的主要力量。没有他们的巨额贷

款和投资，没有他们的冒险气魄、商业直觉、远见卓识，

传统当权者，无论君主还是市政府，都没有可能实现这

次大改造。”（《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第 196页）这

种现象的背后，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力量的转变，金钱向

血统发起挑战。不少富人以钱买官，成为新晋贵族，巴

黎的富人证明金钱可以主宰这座首都。

除了改变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横向的两性关系也

在巴黎发生变化，更加美丽而精明的“新女性”形象

正是由巴黎催生的。巴黎女人改变了固有的交往规则，

她们可以落落大方地出现在所有公共场所，让男人拜

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风流女人”驾轻就熟地游走在

各个阶层之间，凭借自己的美艳猎取财富和地位。巴

黎的爱情往往被描绘为浪漫而刺激的，可即便有着玩

火自焚的危险，男男女女们依然趋之若鹜，沉醉在巴

黎的温柔乡中。几百年来时移世易，但这种浪漫的印

象难以抹去，巴黎早已成了浪漫的代名词。徐志摩在 《巴

黎的鳞爪》中说道：“巴黎的好处

就在处处近人情；爱慕的自由是永

远容许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巴黎

也不是。但巴黎之为巴黎，绝不仅

仅因为其历史悠久，关键因素在于

牢牢抓住时代的脉搏。这些大胆的

创新如此具有前瞻性，以至于能够

穿越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令人称奇

的延续性。而所有这些变化最终都

指向“平等”，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身

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势所必至，

天意使然。”就巴黎而言，市民皆有

权利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当波旁

王朝的君主们顺应民意、为民解忧

时，他们不出意外地得到人民的爱

戴并促成首都的发展；当他们打起与民争利的主意，无

视民间疾苦时，也毫无例外地遭到反对，最终 1789 年的

大革命颠覆了王朝。科技发达、高楼大厦只是“现代城市”

的表象，平等的社会关系才是其内核。方兴未艾的“黄马

甲运动”让巴黎再次陷入前途未卜之中，但如果从更长时

段来看，这也不过是这座城市传统的题中之义罢了。

如果我们以巴黎这座现代城市的开创者为认知起

点，继而跳出巴黎的范畴，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待现

代城市的规划建设，那么我们又会产生新的启示。无论

世界各国的城市多么别具一格，一座发展良好的城市必

然是一个完备的生态系统，而在促成该系统顺畅运行的

诸种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必定是“人”。居民不但是城

市文明的建设者，更应是城市文明的享有者。哪怕在古

代的等级社会，城市的发展也是与“第三等级”（法国历

史概念，通常可理解为不享有特权的平民）的兴起相辅

相成的。在以身份平等作为权利基础的现代社会，这种

互动关系更为明显且不断加速。无论是地铁还是外卖，

这些新事物的大规模出现都是配合着现代城市的高速发

展，其出发点和结果都是与民为便。从这个意义上讲，“以

人为本”始终是城市人文主义的宗旨。最近人们热议的

城市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固然是可持续发

展的城市生活的必要举措，但过于细致恐怕与城市生活

的初衷相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分工所带来的高效

率，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高效率也是吸引人们来到城

市的重要原因。如舍弃这种分工，会使人们疲于低效率

地忙碌。如何将培养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与高效的生活

方式结合起来，是垃圾分类试点运行后专家们要考虑的

问题。笔者以为，就这点而言，北京的规定似乎比上海

的更具可行性。

鸟瞰巴黎


